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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会献戏与村民生活的表达

——以安国药王庙会为个案

李向振

[摘要]作为村落社会中“非常”态的生活事件，庙会及献戏活动更多表现为参与者

对生活体悟和理解的表达。对村民来说，庙会献戏也许并非“非常”态生活的唯一表达，但

对于庙会献戏来说，生活现场却是其存在的根本依据。可以说，没有合适的生活现场，就不

会有庙会及献戏活动，所以我们要理解庙会献戏就必须回归到参与者的生活现场，解读村

民基于生活体悟赋予献戏的多重意义，也许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庙会献戏与村民生活之间

的内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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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华北许多村落社会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百余年来庙会吸引了包括民俗学、人类学、历

史学和宗教学等多学科的广泛关注，相关研究著述可谓汗牛充栋，无论从研究视角上还是研究路

径上都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①在华北许多村落中，庙会是最常见的“非常’’@生活态之一，献

戏。则常常是庙会上不可或缺的重要活动。人们在参与庙会献戏时，其具体行动和叙事恰恰成为

一种“非常”态生活的表达。庙会献戏的参与者，是生活的直接践行者和感受者，把握他们在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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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就民俗学研究著述而言，除了关注庙会仪式象征和信仰叙事等以外，近年来更多的学者将庙会当作一个整体来分析，比如刘

铁梁等将庙会进行分类，通过庙会类型的分析来理解庙会，认为“庙会类型的分析不仅有助于我们对庙会地方性意义的理解，也有助

于我们对汉民族民俗宗教统一性的理解”。参见刘铁梁：《庙会类型与民俗宗教的实践模式——以安国药王庙会为例》，《民间文化论

坛}2005年第1期；岳永逸等则关注庙会与政治、国家的关系，主要从“国家一社会”层面的剖析。参见岳永逸：《传说、庙会与地方社

会的互动》，《思想战线}2005年3期；高丙中：《民间的仪式与国家在场》，《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

②关于“常”与“非常”的概念，张士闪在一篇文章中提到“我国传统上对于‘常’这一术语的运用，主要在如下两方面：一是指社

会生活秩序的常态，局内人习以为常，局外人寻常所见；二是指民众观念中遍布宇宙万物之中的常规”，并结合个案探讨民间信仰活

动的具体表现，“民间信仰之非常，则是指在某些特殊时段中，人们有意打破乡土生活的常规，凸显民间信仰的权威性，在民间信仰的

旗号下组织对乡土生活常规具有颠覆性的种种活动”。参见张士闪、张佳：《“常”与“非常”：一个鲁中村落的信仰秩序》，《民俗研究》

2009年第4期。本文所理解的民众生活态的“常”与“非常”，亦是在此基础上做出区分。“常”与“非常”只是一个相对概念，本文界定

“常”与“非常”的生活态主要限定在以村落为单位、以年为周期的时问段内，本文认为民众以具体行动为标志将日常生活分为常态与

非常态，在非常态时，除了心理上有意打破常规以外，更从行动上做出与以往不同的具体表达。

③本文所理解的庙会献戏是指在庙会期问，有组织地进行戏曲曲艺展演的活动过程。在安国地区，人们普遍将庙会期间的唱

戏活动称之为“献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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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戏中具体行动，或许能够更好地理解“献戏”所展示的生活逻辑，及其所承载的民间戏曲曲艺的

存在土壤。

现有的庙会献戏研究，多集中在艺术学领域，相对侧重从艺术角度来解读献戏中戏曲曲艺本

身的审美特性，而对其立足的生活现场和参与主体的关注则不是很多。①本文认为，我们对庙会献

戏进行研究，不仅要关注到其民俗曲艺艺术本身，更要关注献戏参与者的具体行动，以及参与者所

在的生活现场，因为在献戏活动中，参与者根据对生活的感受赋予献戏活动以不同的意义，并通过

具体行动将其对生活的理解表达出来。

本文以安国药王庙会为个案，将献戏还原到参与者的生活现场，通过分析较长时段内献戏活

动的沉浮历程，及当下庙会献戏的具体状况和参与主体赋予其意义的过程与具体行动的表达，从

而阐释其生活性本质，并尝试解读其背后所蕴含的生活智慧。

一、安国药王庙献戏的百年历程

据《安国县志》记述，“清代起，每年从四月上旬始，全国各地药业商帮轮流邀班唱戏，祭祀药王

和十大名医，持续20多天”②。当时的庙会盛况亦为鼓书、评书艺人提供了便利的场所。每逢庙

会，外地说书艺人就会赶场似地前来表演，后来在其熏陶下，安国境内出现了一批土生土长的说书

艺人。“这么说吧，说大鼓子书的，耍猴的，虽然不是直接献戏，但在戏台子下面或茶馆里给人们快

乐，一定意义上也算是给药王爷献戏了。”④

据多年负责举办庙会的甄辛爱④介绍，解放前每逢庙会，“五大会”、“十三帮”⑤的负责人都会请

戏班来给药王爷献戏。各帮口的药商带着各自的药材来到安国后，必先全体朝拜药王庙，此后在

药王庙对面的戏楼献戏，据安庆昌⑥老人介绍，十三帮、五大会组织庙会时，献戏酬神仪式特别隆

重，可谓当时的一大盛事。“十三帮”药商团体参拜，鸣放鞭炮，吹奏鼓乐，其中的酬神、参拜仪式更

占据着突出的位置。除献鼎、树伞、塑金身、挂匾、献袍、捐香火地等之外，一个很重要的活动就是

“十三帮”轮流主持给药王爷献戏，以表其对药王的虔诚之心。每帮献戏三天或五天，主持者为彰

显本帮实力，往往同时请来三四个戏班，在药王庙戏楼和南关大、小药市献戏，昼夜不停。剧目有

京剧和河北地方戏如河北梆子、老调等，隆重时可达半月之久。各帮第一天献戏时，于药王庙殿前

摆供、上香，开戏前唱迎神曲：“神之来，来乘黄，越人秦缓从期傍，蓬莱之药贮满囊；诛二竖，走三

彭，置我民兮，春熙之堂。”⑦献戏期间，本帮会停止营业，不买不卖，帮内成员全部换上新衣服，每日

①傅瑾对民间唱戏的草台班子进行了相对比较全面的研究，与其他研究著述不同的是，其《戏班》一书主要“对台州戏班作了

全方位的考察，客观地剖析了民间戏班的存在方式与内在构成，尽可能还原台州民间戏班的真实状态，由此揭示了民间戏班拥有的

顽强生命力的文化渊源”。参见傅瑾：《戏班》，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在本书中，傅瑾对作为文化整体现象的戏班及民间戏曲活

动进行了细致人微的研究，而其对民间衄艺活动的参与者及其生活现场关注较少。本文则是在借鉴傅瑾等人研究基础上，通过考察

庙会献戏的参与主体及其生活表达，进一步理解民间戏曲曲艺的生活性本质。

②参见安国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安国县志》，方志出版社，1996年，第872页。

③讲述人：马良驹，1948年生，安国市著名的鼓书表演艺人，擅长西河大鼓、京东大鼓等；访谈人：刘铁粱、刘玉凯、李向振等，访

谈时间：2010年6月6日，访谈地点：安国市马良驹家中。

④甄辛爱(1927—2010)，河北安国市人，曾长期作为“香头”给人“看病”，倍受尊敬；自上世纪80年代初期，作为主要参与人发

起药王庙会的复兴直至去世，一直作为主要会首全程参与整个庙会的组织活动。本人在2010年2月、4月、6月等数次前往该地进

行调查时，得到了老人的热情帮助，获得了大量一手资料，在此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⑤“五大会”、“十三帮”均是清末民初各地前往安国地区做买卖的商人自发形成的民间组织，“五大会”指北大会、南大会、皮货

估衣会、杂货会和银钱号会，“五大会”主要成员是坐商、行商和小商摊贩等；“十三帮”是各地药商为行动方便按地区或经营的药材类

别自然习惯形成的帮会组织，庙会期间，为向外帮和顾客炫耀本帮财力，各帮轮流集资唱戏。庙会期间，凡唱戏雇班、灯油等所需费

用，均由各帮帮首根据各户资金情况指定负担。参见《安客堂和十三帮五大会》，政协安国县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安国文史资料》(第

一辑)，1988年，内部印行。

⑥安庆昌，1921年生于河北安国县，是安国地区知名的中药学专家和地方文史知识专家，其对药王庙会的资料记述主要集中

在《药都春秋》(待出版)一书当中。本人随课题组成员前往安老家访谈时，安老慷慨地将其所藏资料拿给我们参阅，使我们受益匪

浅，在此谨表谢意。

⑦ 详见安庆昌提供的资料《药都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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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戏台前聚餐，称为“会宴”①；庙会结束时唱送神曲：“神之去，鸾锵锵，仓公素女同翱翔，龙虎之药

留丹房；砭散露，艾旗张，登我民兮，不死之乡。”②每逢献戏的日子，各帮都大事铺张，药王庙前和城

内主要街道及药店、客栈、娱乐场所悬灯结彩，挂旗张幔，挂满献戏帮口的旗幔，热闹非凡。

1933年2月间，郑合成先生曾在安国地区就药王庙会及药市进行过为期近一个月的调查，其

调查成果最终以《安国药王庙市》为题发表在当时北平社会调查所办的《社会科学杂志》第3、4卷

上。在文章中，郑先生也用了一部分篇幅记述了当时药王庙会献戏的大体情况：

剧目基本上是由商人会首确定，演出最多的还是二簧、老调、河北梆子等地方戏剧⋯⋯平常庙

会的时候，都要演唱大戏，多则三台，少亦一台，由各商帮轮流出资演唱。用席搭成台棚，与北平天

桥之演戏情形相同。惟戏棚只有席顶，四周亦无席避风，盖人们都是自由看戏，固无须四周绕席，

以遮蔽远处之视线。台下无座，看戏者群立台下，仰首注视。台上演戏，亦只有演无唱，偶唱数句，

亦以高音宏远为胜，至于何腔何调，都说不上。最多武戏起打，男女调情。台上尽管恣意放肆，说

辞表情，每多污秽，台下者必赞声震耳，故可称为“看戏”，而非“听戏”。这是一种最通俗的消遣。③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由于战乱中药材交易逐渐转移到天津，安国药市及药王庙会迅速

衰落下去，“十三帮”、“五大会”的势力也逐渐转移至天津，酬神献戏活动相应减少以至消失。据安

国地方学者李振清(i)介绍，解放战争时期，为了宣传自己的政策，共产党政府部分恢复了药王庙会

“唱大戏”的传统，所邀请的戏班在唱戏之前，一般都会唱一个类似于“帽戏”的小段，以宣传共产党

政策，现在还能记住的有《夫妻识字》、《兄妹开荒》、《白毛女》等，其中《白毛女》在群众中的反响比

较大，“台上杨白劳哭的时候，台下边的人们也跟着哭；黄世仁一上台，台下就往上扔东西”⑤。这一

时期“献戏”活动，并非为酬神娱神，主要表现为共产党的动员策略和政治技术的实践过程。

新中国成立之后，安国地区中医药交易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但因“解放后破除迷信，香客渐

少”@等缘故，药王庙会并未兴起。1953年前后，药王庙前的古戏楼被拆除，并在原址上建立了安国

县供销社。“文革”时期，“红卫兵”把庙里的药王像等当作“封建迷信的泥胎”予以捣毁，而药王庙

也被当作“四旧”拆毁，其木料等被用来建造了县礼堂。⑦这一段时间，礼堂里经常上演的剧目是当

时颇为流行“样板戏”，此时庙会献戏彻底被改造成政治宣传“革命文艺”的载体。⑧

改革开放后，逐渐富裕起来的民众，开始对药王庙进行零散的修葺。1985年在当地政府、医药

厂及“修好的”⑨的共同努力下，药王庙得到一次大规模的整修，药王庙前的供销社在本次修葺中被

拆除，并在此基础上堆了一个土台，庙会活动也在这一年前后得以恢复。⑩据庙会负责人介绍，庙

会恢复的前几年，由于资金较少，举办的活动不是很多，而酬神献戏则迟至1994年前后才出现。当

时作为会首的张瑞花⑩协同甄辛爱、张彦同⑩等委员到各家各户“敛钱”，因为敛的钱比较多，根据捐

钱人的普遍请求，于是请了戏班。由于那一次献戏活动比较成功，从那时起，越来越多企业和个人

①讲述人：安庆昌，访谈人：囝艳、李向振等，访谈时间：2010年6月4日，访谈地点：安庆昌家中。

②详见安庆昌提供的资料《药都春秋》。

③郑合成：《安国市药市调查》，李文海编著：《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宗教民俗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58页。

④李振清，1933年生于河北安国县，后多年研究安园地区文史知识，曾出版过《药王史话》等著作。

⑤讲述人：李振清，访谈人：李向振，访谈时间：2011年2月17日，访谈地点：安国市李振清家中。

⑥参见安国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安国县志》，方志出版社，1996年，第872页。

⑦讲述人：李振清，访谈人：李向振，访谈时间：2011年2月17日，访谈地点：安国市李振清家中。

⑧讲述人：李振清，访谈人：李向振，访谈时间：2011年2月17日，访谈地点：安国市李振清家中。

⑨在当地生活知识体系中，“修好的”是指在涉及民间信仰实践时行善积德的人，这些人与“行好的”有所区别，后者主要是为

了他人积德行善，前者则主要是为了自己的修行。

⑩在访谈中，几位上了年纪的会首对药王庙会的复兴年份说法并不一致，大致在1984年到1985年之间。

@张瑞花，1980年代安国药王庙会的主要发起人之一，河北安国人，于1999年去世。

@张彦同，1938年出生，河北安国人，从上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担任安国药王庙春季庙会会首至今，现为安国药王庙会河北

省省级“非遗”传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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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到献戏活动中来，每年举办的春、冬两次庙会①都延请戏班前来助兴，并形成惯制：

大概是1994年前后，我们敛的钱稍微多了一些，有的公司就开始向我们提要求，看能不能

给药王献上一场戏，我们可愿意了，我们本来就想给药王爷献戏，可是没钱呐，就是那一年几

个公司捐了一千多块钱，我们就请了咱们安国的老调剧团，唱了三天戏，就这么看，庙会献戏

就兴起来了。挺好的，那几个公司出了风头了，后来捐钱的越来越多，献戏也就定下来了。④

虽然后来由于多种原因，春季庙会和冬季庙会分属两个组织来管理，但献戏活动并没有受到

太大影响。现在春、冬两次庙会的会首所请的戏班，一般都是附近乡镇业余剧团或本地的老调剧

团或梆子剧团。所演唱的剧种也大都是河北梆子、保定老调等地方戏，偶尔也会有石家庄的剧团

来演唱河南坠子或豫剧。据说，过去“十三帮”、“五大会”献戏时，由于药商来自全国各地，所以延

请的戏班也分布于全国各地，比如除了上文提及的同仁堂自己从北京带戏班演唱京剧之外，山西

帮会从当地延请山西梆子剧团来演唱晋剧、上党梆子等，经常上演的剧种还有评剧、豫剧、河南坠

子甚至还有秦腔等。不过时过境迁，这种涵盖了北方大多数剧种的“献戏”活动已经成为历史。

在过去的百余年里，乡村社会和村落生活都发生了巨大的变迁，作为“非常”态的生活事件，庙

会及献戏活动也随之沉浮不定。通过对安国药王庙会近百年来献戏活动沉浮的分析，我们可以发

现献戏活动并非是参与者对生活理解的唯一表达，相反，参与者会在不同的生活状况下，适时做出

调整，或取消或改换或复兴。应该说，对于参与者而言，生活的秩序才是最重要的，其余的一切行

动都围绕着该目的进行。然而对于献戏活动本身来说，生活现场却是它们存在的根本立足点。换

言之，合适的生活现场是它们存在的依据，这要求我们回归到动态的生活现场去关注献戏活动的

发生机制。接下来本文将立足于参与者当下的生活现场，具体分析庙会献戏活动的结构及其存在

形态。

二、戏台上下：药王庙会献戏活动分析

上文已经说过，现在安国药王庙会期间，一般都会有献戏活动，献戏活动主要由庙会会首负

责，包括定戏、演出天数等整个活动流程。会首张彦同对此有过一番详细的描述：

现在大体上来看，除了敛钱不说，给药王献戏要分为这么几个步骤，我们几个老婆儿(老

太太，在这里说的是几个会首)在年前就确定要不要给药王爷献戏，定下来以后就派个人去联

系戏班，谈好价钱，你不能太贵了，演得还得好才行，定下戏班再确定要演多少天，他们给一个

戏单子，咱负责定戏，然后就等着他们来演出了，演出完了，要是演得好，明年再用他们，要是

演得不好，就不用了，换一家。③

接下来我将结合田野讲述人提供的资料及个人观感，对2010年安国药王庙春季庙会期间献戏

活动进行简要的过程——结构分析。

定戏一般情况下，每年春节过后，安国附近剧团负责人都会找到会首表示前来演出的意愿。庙

首根据该剧团以前的演出情况和附近村落庙会的口碑，做出用与不用的判断。如果确定请该剧团，则

会商定演出费用及食宿问题。2010年春节过后，由于主要会首张彦同身体欠佳以及一些其他原因，

本该在农历正月进行的“定戏”，推迟至农历三月才完成。双方约定，本次庙会期间唱五天，上午、晚上

各一场，正日子(农历四月二十八)晚加唱一场，一共十一场，每场750元；庙方提供食宿。

搭拆戏棚 由于过去的戏楼被毁，药王庙前仅有一方土台，权作是戏台。每次庙会都会搭建

简易戏棚。药王献戏恢复以来，春、冬两个庙会每年都会延请附近农村工匠前来搭拆戏棚。搭建

戏棚一般在庙会前一两天进行，搭建费用由工匠和会首协商。2010年春季庙会搭建戏棚，会首张

彦同一共请了5个匠人，每人酬劳70元，一天搭建完成。演出结束后，这几个人负责拆除，每个人

①根据旧例，安国药王庙于农历四月二十八(药王爷圣诞日)前后和农历十月十五(药王爷得道日)前后，各举办一个庙会，称

之为春季庙会和秋季庙会。

②讲述人：甄辛爱，访谈人：李向振，访谈时间：20lO年6月8 El，访谈地点：安国药王庙内。

③讲述人：张彦同，访谈人：李向振，访谈时间：2010年6月9日，访谈地点：安国药王庙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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酬劳仍是70元。搭建戏棚的材料系庙会所有，每次拆除完毕，匠人都会将木料等搬至药王庙储物

库，以备下次使用。戏棚搭建在药王庙前的土台子上，坐西朝东，面向药王庙正门。戏棚大约高5

米，长15米，宽12米。主体为木架结构，上覆以塑料布蒙顶。戏棚分为前台和幕后，两者之间用一

块帆布相隔，根据演出内容不同，帆布上还可以挂一些相应图案。台前和幕后的比例约为2：1，即

东西方向，“台前”长10米，“幕后”长5米。前台地面上铺红色地毯，两旁各垂一条高5米、宽8米

的侧幕，面向药王庙，右侧为演员出场口，左侧为文、武乐场。幕后则是供剧团放置道具和演员上、

卸装的场所。

剧团 每年药王庙会延请的剧团都不太一样，但主要以河北境内剧团为主，演出剧种也以河

北地方戏为主。据会首介绍，一般请戏班子都不会请本地的小“吹唱队”，“他们(指地方的小吹唱

队)唱得不行。我们请规模大的，比较正规的，唱出戏来好听”①。2010年春季庙会请的剧团是保定

老调剧团三团，这个剧团成立于1998年，至今已有12年历史。团中在编演员有44人，还有学徒若

干以及部分兼职演员。2010年春季庙会期间，前来参加药王献戏的演出人员包括舞美人员、演员、

演奏员等一共41人。其中舞美8人，这些人主要负责道具看管、演出时音响设备管理等事务；主司

文、武两场乐器者10人，其中文场包括竖笛、笙、唢呐、二胡、阮等5人，武场包括铙、钹、镲、大锣、小

锣等5人；演员23人，生、净、旦、末、丑各角色俱全。剧团中年龄最长者71岁，最小的学徒14岁。

剧装及道具 2010年春季庙会前来演出的老调三团，带来三大箱子剧装及道具，演出空隙或

角色换场之时，演员们都坐在这些箱子上休息。幕后放置一张木制桌子，桌子上供着一个布人偶

像，像前面放一只香炉，演出时点上三支香。剧团负责人白先生介绍，这个神像被称为“大师兄”，

“这是保定老调的创始人，每次演出都得亏他老人家护佑，才没有出过乱子”②。

仪式与剧目 2010年春季庙会期间，按协议第一天演出是在农历四月二十六。早上7点左

右，杂工们开始忙着搭幕布、置音箱等设备。大约一个小时之后，所有人员均到会首指定的地方吃

早饭。早饭过后，大约8：30开始演出，第一场为武戏《罗通扫北》，在演出之前，文场、武场乐器各选

一位，生、旦角各选一人，在白团长带领下，一路吹打经过戏台前面的空场，到药王庙进行参神祈

福。几个人到药王正殿以后，早已等候多时的会首们点燃一束杆香，生、旦二角跪在药王像前的蒲

团上，半唱半白道：

西北角下一块云，仙人倒坐莲花盆。千军万马上不去，单等吃斋念佛人。

扫地休伤蝼蚁命，爱惜飞蛾纱罩灯。池中有鱼钩不钓，山前买路放苍生。

进庙把神参，大仙显灵验。烧香来还愿，步上保平安。

此时，文场唢呐和武场大锣在一旁吹奏。简短的仪式过后，生、旦二角各唱一段应景戏，之后

随团长原路返回。回到戏棚幕后，给“大师兄”点上三炷香，团长要向“大师兄”祈祝，祈祝完毕，遂

宣布“开戏”。为时五天的献戏表演就此拉开帷幕。按协议，庙会期间一共演出五天，上午、晚上各

一场，6月10日农历四月二十八是“正日子”，下午加演一场，一共十一场。由于2010年6月10日

傍晚下起大雨，晚上演出临时取消。本次庙会期间实际演出十场，每天上午八点半开场，十二点结

束；晚上六点开场，十点半结束。演出的剧目依次是6月8日上午《罗通扫北》、晚上《忠烈千秋》；6

月9日上午《吴三桂反云南》、晚上《潘杨讼》；6月10日上午《全忠孝(上)》、晚上《全忠孝(下)》；6月

11日上午《金沙滩》、晚上《呼家将(一)》；6月12日上午《呼家将(二)》、晚上《呼家将(三)》。

演出盛况本次庙会期间，每场演出都会吸引远近村民前来观看，观众多为六七十岁以上的

老年人。由于戏棚简易，台下未设观众席，前来看戏的老人都是自带马扎、小板凳，或者直接坐在

自己骑来的三轮车上。每场开戏之前，前来看戏的老人就已经坐在台下空地上，或闭目养神等待

好戏开场，或是交头接耳相互交流剧目以及过去看戏的回忆。从开场戏到结束，每场戏的观众都

会坐满台下空地，大部分都会等到每出戏全部唱完才会散去。五天的献戏演出结束之后，会首协

①讲述人：张彦同，访谈人：李向振，访谈时间：2010年6月9日，访谈地点：安国药王庙内。

②讲述人：白先生，45岁左右，保定老调剧团三团团长，从事剧团演出、管理活动近三十年，访谈人：李向振，访谈时间：2010年

6月10日，访谈地点：药王庙前戏棚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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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其他“会上的”负责人，为了表示对该剧团的认可，书写“戏艺超群，继续发扬”，悬挂在戏台两旁

的幕布上。剧团负责人白先生告诉我，他们经常到各村落庙会去献戏演出，能得到会首和观众认

可是给他们最高的奖赏，“别看只是两句简单的话，对我们来说，这就足够了，不仅认可了我们今年

的演出，还意味着以后可以继续合作”∞。

通过对庙会献戏进行简要的结构分析之后，我们会发现，庙会献戏是一个有秩序的生活表达，

它的每一个环节都是围绕着生活有机地组织在一起。庙会献戏的参与者，通过献戏过程中的具体

行动将对生活的理解表达出来，同时在此过程中赋予整个献戏活动以多样的意义。接下来，本文

将从参与者的角度，具体分析献戏活动被赋予意义的过程。

三、意义及其表达：庙会献戏的生活性本质

如果我们将整个药王庙会看作“生活场”②，不难发现庙会献戏，因其“在场者”具体诉求不同而

被赋予不同的生活意义。鉴于此，分析庙会献戏首先要对“在场者”做出一定的分类，然后结合其

赋予献戏活动的不同意义进行综合分析。由于“在场者”对献戏活动赋予“意义”是根据其生活的

体悟和理解来实现的，因此回到“生活场”来关注村民的日常行动表达，或许能够更好理解庙会献

戏的逻辑所在。

从某种意义上说，安国药王庙会的所有参与者共同构成了“在场者”。根据赋予献戏活动的具

体意义和诉求不同③，这些“在场者”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一)“行好的”：资助者

“行好的”在安国地区是一个意义比较广泛的词汇。在本文中，其主要指参与庙会资助的民

众。作为庙戏主要资助者的安国药商商户，尤其是一些较大的药商，他们捐资献戏，并不一定要前

往观看。对他们来说，“献戏”主要是被当作一个仪式来进行，并赋予其至少两层意义：一是通过给

药王爷献戏，获得神灵赐福，实现人与神之间的交流，希望通过献戏获得药王爷的庇佑。连续多年

参与献戏捐助活动的某药材公司负责人告诉我：

我们这儿的药王爷可灵了，我是做药材生意的，我每年都来给药王爷献戏，年年生意比较

好做，有一年没有捐钱献戏，结果，那一年(药材生意)就做得不好。④

在这个层面上，“献戏”成为沟通人神的媒介，参与捐助的商户把“献戏”当作与神灵进行交易

的资本，通过献戏取悦神灵以获得更多经济上的收益。

二是把献戏当作某种社会资本，通过“献戏”实现社会地位的提高和社会权威的巩固。许多捐

助者尤其是经营公司的商人，通过给药王“献戏”来提高“知名度”，实现一种广告效益，从这个意义

上说，献戏凸显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尤其是生意往来中客商之间的关系。在访谈中，李振清告诉

我，这一点在过去“五大会”、“十三帮”时，表现得最为明显，都想借此“出风头”：

过去安国药业兴盛的时候，四面八方哪里的商人都有，尤其是五大会、十三帮的人，到药

王庙会的时候，在药王庙前请大戏，你赛我我赛你，谁都不服谁，你请一台二簧，我请两台河北

梆子，就这么竞争，所以那时候药王庙会唱大戏往往能唱好几天，甚至十多天。北京的同仁堂

是个大药商，人家请戏直接就是三天六场，有的时候还自己带戏班来，人家那叫财大气粗。⑨

①讲述人：白先生，访谈人：李向振，访谈时间：2010年6月10 Et，访谈地点：药王庙前戏棚里。

②本文所运用的“场”更强调其“秩序”性，认为生活片段形如巨大的“场”，在这个场中，一切事件都在某种力量的牵引下，有秩

序地分列在周围。我们要分析这个生活片段，首先就要找到“中心”，然后找到与这个中心相关的事件。再进一步找到这些事件与“中

心”发生联系的动力。本文认为安国药王庙会献戏就可以看作这样一个“生活场”，在这个场域内，生活片段的全部内容得以展现。

③本文之所以从在场者的具体诉求和其赋予献戏活动的具体意义作为分类的依据，是考虑到这样的分类或许能够从一个侧

面来说明“献戏”对于不同的参与者来说，意义并不相同，本文要解决的问题是通过分析不同在场者对献戏活动赋予的意义，探讨民

间庙会献戏的存在依据，以及这些参与者在庙会活动中具体行动的逻辑，也许还可以依据别的分类方式进行划分。但与本文主旨关

系不大，故暂不作讨论。

④讲述人：李恩；访谈人：李向振，访谈时间：2010年6月10日，访谈地点：安国药王庙内。

⑤讲述人：李振清，访谈人：李向振，访谈时间：2011年2月17日，访谈地点：安国市李振清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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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指出，民间祭祀场所献戏活动出现伊始，商人群体就是重要推动力之一，“有关材料表

明，推动市场祭祀礼仪向戏剧转化，和推动特有的戏剧演出方式发展的进步因素，都可归功于这个

商人阶层”①。商人群体基于经济利益需要将献戏当作媒介，沟通人神、人人，尤其是客户与商户的

关系，进一步促进了庙会献戏的勃兴。

(二)“庙上的”：会首

作为庙会献戏组织者的会首，她们是整个庙会的负责人，在举办庙会前一个月甚至更早就开

始张罗“敛钱”请戏，然后确保庙会期间的“献戏”能够顺利进行，直到其结束进行总结。对她们来

说，“献戏”不仅是整个庙会的一个环节，顺利完成整个“献戏”过程更是一个任务。在她们看来，

“献戏”是为捐钱的安国民众完成某种仪式，为满足捐助者的多重诉求，该仪式要尽可能完整，尽可

能造成轰动效应。在提起对庙会献戏的看法时，张彦同说：

当然了，咱也不能拿了人家的钱白拿，咱得给人家一个交代，人家捐那么多钱，不就图个

心安和出个名嘛，咱要是弄不好，弄得不够热闹，到时候人家得说咱们这一伙老婆儿(老太太)

没用，明年再去敛钱，谁还给咱?②

这种说法得到了其他会首的认可，她们认为，庙会组织者到处敛钱，给药王爷筹钱献戏一方面

是为自己积累功德；另一方面，也是对捐助者欠下的“债”，因此需要竭尽心力来对待献戏活动。

(三)“演戏的”：演员

作为献戏活动的重要在场者，表演者③赋予“献戏”至少两层意义：一是作为商业演出的“献

戏”，对他们来说也许只是一桩买卖，“现在唱戏的越来越难混饭了，我们一大帮子四十来个人，要

吃饭，要开工资，就不得不去四处转着接活儿，哪里有需要我们就去哪里”④。二是通过借助庙会戏

台，将本来形成于民间的艺术形式反哺给民间。为了生存，许多戏曲曲艺，重新意识到民间力量，

并通过民间庙会“献戏”的形式，从城市大剧院里走出，来到庙会临时搭建的草台子上，在完成了反

哺民众生活的同时，也寻求到一条自救之路。将原本属于民间的艺术返还给民间，并通过这种途

径实现其真正的价值。源自民间的曲艺活动，只有在民间才能找到其根本的立足点，依靠民众的

力量而不是单纯地依靠商业或行政力量，才有可能从根本上实现民间戏曲曲艺的发展。某种意义

上看，也许可以将其看作表演者的文化自觉，表演者在赋予献戏商业性意义的同时，也赋予了其回

归民间的生活性意义。

(四)“看戏的”

“看戏的”是“献戏”活动中另一个重要的在场者。他们赋予了“献戏”最大程度的娱乐意义和

社交意义，“伴随着乡村生活的现代化进程，作为乡民艺术主体的村民其生活节奏与文化形态均受

到显著影响”⑤。戏台下面的空地上，看戏的观众大多是六七十岁以上的老人，他们大部分来自安

国附近的乡村，用他们的话说：“逛庙会，看大戏是真正的老百姓的东西。”⑥

提起现在戏曲曲艺的现状，李振清略带抱怨情绪：“现在这些唱戏的，路数都反了，他们去大城

市里，大舞台上唱戏，门票这么贵，许多原本懂戏的老百姓被费用不菲的门票挡在了门外，老百姓

才是真正懂戏的人。”⑦而庙会献戏，正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个缺陷，为喜好戏曲曲艺的民众，

提供了一个近距离观赏的机会和平台。对于一些并不太痴迷戏曲的老人来说，台上唱什么可能不

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在节奏比较慢的戏曲曲艺表演中，获得了与自己身心更和谐的律动感。我在

访谈中获知，这些老人大都已经将孙子孙女看大成人，生活变得非常单调，“孙子大了，没事干了，

①[日]田仲一成：《中国的宗族和戏剧》，钱杭、任余白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4页。

②讲述人：张彦同，访谈人：李向振，访谈时间：2010年6月12日，访谈地点：安国药王庙内。

③本文所指的表演者是包括主要演员在内的整个演出剧团的人员，及台下其他地方演出民间曲艺的艺人群体。

④讲述人：白先生，访谈人：李向振，访谈时间：2010年6月lO日，访谈地点：药王庙前戏棚里。

⑤张士闪：《村落语境中的艺术表演与文化认同——以小章竹马活动为例》，《艺术探索》2006年第3期。

⑥讲述人：李洪涛，70岁左右，农民，安国附近南阳村人；访谈人：李向振；访谈时间：2010年6月10日，访谈地点：安国药王庙

前戏台下。

⑦讲述人：李振清，访谈人：李向振，访谈时间：2011年2月17日，访谈地点：安国市李振清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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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处转着去看戏，不为别的，就为了凑个热闹，看着人多，心里踏实，再和旁人啦啦(聊天)，就更

舒坦了”①。

对于台下的观众来说，献戏活动最大的现实意义，可能就在于其创造了一种热闹的氛围。对

他们中许多人来说，“看戏”就是图个“热闹”，因为对于懂戏的人来说，台上所唱的内容早已耳熟能

详，不必全身心地投入到戏词和表演上；对于那些不太懂戏的人来说，台上唱的什么并不重要。献

戏活动更能吸引他们之处，或许是在台下同认识的或不认识的人聊聊天，侃侃戏，并以此获得极大

的满足，在这个意义上，戏台下的广场俨然成为社交活动场。观众在看戏过程中相互回忆已经看

过数遍乃至数十遍的剧目，也许他们看不到戏台子上简易字幕显示器上的台词，但他们在一遍遍

的观看中早已将这些烂熟于心，当有些记忆力不太好的观众向记忆较好的观众请教时，会有许多

人同时回应，在这样的“问答”中，“看戏”的真正意义得以凸现。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不同的在场者赋予“献戏活动”的意义是不同的，他们把献戏活

动看作一个文化符号，并结合生活体悟与理解赋予其不同的意义。②我们通过分析这些意义的赋

予过程，也许能够更好地感受参与者对生活的理解，同时也能够更好地理解庙会献戏的生活性特

质和其存在的合理性。

四、小结

在华北许多村落中，庙会都是十分重要的“非常”态生活事件，“献戏”往往是这个事件中最重

要的活动之一。从根本上说，庙会献戏是参与者通过这样的活动将其对生活的理解表达出来，也

许在他们看来，生活就是不断被赋予意义的过程。从民众的生活出发，也许没有庙会及庙会献戏，

他们也会通过其他方式将对生活的理解表达出来。然而就庙会献戏本身来看，没有参与者对生活

意义的具体表达，则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实现的，从这意义上说，庙会献戏是民众的生活表达，生活

性是其本质属性。

探寻庙会献戏的生活性本质，需要回归到民众生活中，体验他们的具体行动和感受其赋予行

动的意义，也许能更好地理解献戏本身及其发生和存在的机制。村民是生活的主体，我们在关注

其生活表达时，或许应该更多地站在“民众的立场上”，把民众作为研究的中心，正如刘铁梁所说：

“我们愈来愈意识到，村落调查应当更多地把人(包括有典型意义的民俗传承人)作为生活的主体

和文化的承担者，给予热情的关注。”@作为参与者的村民，正是在庙会献戏中，以赋予意义的形式

将自己对生活的体悟和理解表达出来，换句话说，庙会献戏本身就是其参与者的生活表达。通过

分析安国药王庙会献戏的沉浮和参与者对其意义的赋予，我们可以看出，庙会及其献戏活动是作

为一个象征符号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之中的。人们基于对生活的理解和对整个社会语境的把握，通

过具体的行动赋予它们不同的意义。在过去的百余年中，对于大多数参与庙会的人来说，药王爷

信仰和日常生活从未离场，但庙会及献戏活动则几经沉浮，其主要的原因是在不同的社会语境下，

参与者对生活的理解发生了变化，并在具体行动中对自己的表达进行了调适，比如他们会根据具

体的社会状况决定献戏与否等。就目前庙会献戏来看，对许多参与者来说，庙会期间戏台子上具

体唱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参与者在整个参与过程中，通过赋予这个活动意义，实现了对生活体

悟和理解的表达。

[责任编辑 龙圣]

①讲述人：刘定坤，75岁，农民，安国市南关人；访谈人：李向振，访谈时间：2010年6月10日，访谈地点：安国药王庙前戏台子

下。

② 当然，在生活世界中，这些“意义”之间并没有清楚的界限，换句话说，参与者在赋予这个活动意义时，也许会基于不同的诉

求同时赋予该活动不同的意义，但本文所重点关注的是，具体的参与者是如何参与到献戏活动中去的，而不是对献戏活动本身进行

讨论。

③刘铁梁：《村落——民俗传承的生活空间》，《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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